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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收录作者上世纪80年

代至今在省级以上报刊上的散

文、诗歌和为书作者写的序。

作者以中原赤子的热切情怀，

力写平民百姓间的人和事，歌

颂其真善美。其中有对黄河故

道果园的描写，有对书画友朋

的神交，有对祖国山河的咏

唱。诗文短小精悍，情真意

切，图文并茂，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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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风情

也许是下了一夜的露水吧，树叶呀，小草呀，野花呀，都爬满了

水银般的珠儿，亮闪闪的。早晨的天空明净澄澈，一丝云彩花儿都没

有。风凉凉地吹着，混合着豆荚的清气和葡萄的甜香。绿柳成荫的大

道上，拥着拎篮儿、拉架车儿、开“手扶”儿、赶胶轮车儿的人流。

说笑声里夹杂着引擎的“突突”声和鞭花的脆响，汇成了欢快的果园

奏鸣曲。

望不到边的葡萄园，像绿色的海。不一会儿，采葡萄的人群便被

绿色的海吞没了，只有那白色的、藕荷色的、天蓝色的衬衫和火红的

背心在时隐时现。远远望去，犹如无数只彩色的小船在飘，在漩，在

荡。而那一根根连着铁丝，铁丝上又爬满葡萄蔓藤的水泥柱儿，则像

千万条渔船的桅杆了。

走进葡萄行子里去，就像走进一条彩色的长廊。葡萄一嘟噜一串

串地挂着。有的躲藏在肥大的绿叶间，有的裸露在霞光里，那些紫红

色的、粉红色的、紫黑色的、蓝黑色的、金黄色的、黄绿色的果儿，

衬着淡蓝色的晨雾，组成一幅幅五彩缤纷的水墨画。

我寻到一群采葡萄的姑娘，她们正弯着身儿，拿着剪儿采收呢。

她们手里托着的葡萄穗儿，宛若翡翠和玛瑙一般，玲珑剔透，晶莹欲

滴，使人想到精雕细刻的艺术珍品。转眼间，那翡翠，那玛瑙，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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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般地滑落到篮里、筐里，像珍珠落雨，美不胜收。

我竟看得呆了。一个姑娘发现我，喊了一声，我才醒过来，她抬

手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含着笑，递来了一

串“玫瑰香”，也不说话，只是了努嘴。

我领会了她的意思，接过来，小心地摘下一粒，细细端详着。

果粒儿又大又圆，水灵灵的。紫红色的果皮儿上，蒙着一层洁白的果

霜，用手轻轻一捏，那上面便印下了鲜明的指纹印儿，我真舍不得吃

它了。

姑娘看我不吃，才开了口：“这是很好的生食品种哩，甜酸可

口，有很浓的香味儿。”我忙把它填到嘴里去，轻轻一咬，汁液溅了

满口，哎呀，好甜好香！不由得又连着吃了几颗，一下子甜到心里，

香到心里。这当儿，姑娘又掂来一嘟噜“白羽”来，这品种有着金黄

色的果皮儿，很薄，薄得透明，汁液儿颤颤的，就要流出来似的。姑

娘介绍说：“这是酿酒的良种！用它酿造的白葡萄酒，清香馥郁，柔

和爽口，回味深长，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呢！”

趁她说话的当儿，我仔细地打量她。她那么年轻，只有十八九岁

吧；一副逗人喜欢的圆脸蛋儿，还带着几分天真；一对招人爱的大眼

睛，碧潭儿似的。她见我注视她，一下子飞红了脸，忙解释说：“我

说的都是真的。”

我想考试她一下，就问：“白羽品种来自哪里？”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斯大林的故乡。”

“那玫瑰香呢？”

“它原产英国。是英国人斯诺于1860年用黑罕与白玫瑰杂交育

成。在我国，怕也有六十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这时，有人在后边捅了她一下，悄声儿说：“这是新来的农艺师

呀。”

她的脸更红了，像天边的云霞，好像刚才不该说那么多，有点班

门弄斧了。

我夸她说：“你懂得那么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掩嘴一笑：“是‘刷锅’大学毕业的。”

她的回答引得一群姑娘笑弯了腰，我也纵声笑起来，真想不到刚

才还那么腼腆的姑娘竟会这么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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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大了？”我接着问。

“都二十三了。”

“真看不出来！谈对象了吧？”

“唔，就算谈了吧。”

“谈了就是谈了，怎么就算呢？”

“还没成熟呢。”

“能不能叫来看看？”

“可以呀，在那边呢！”她一边用手指着一边笑着。几个姑娘也

跟着她嘻嘻地笑。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没有一个人影儿。展现在我眼前的，

是一片绿茵茵的苗圃地。

“能不能见见他？”我断定她的朋友也一定是一个不错的小伙

子。

“我领你去，又不保密，不过有一条，你得给咱提提意见。”

她就领我朝她的“对象”那儿走去。我们沿葡萄地旁边的垄沟走

着。垄沟里流着清凌凌的水，水里映着她那苗条的身影，粉红色的衬

衫也在水里头轻快地飘移。走到一个闸门前，她下了垄沟，渠水从闸

门里流出来，流到苗圃地里去。新育的葡萄苗儿有两尺多高了，鲜嫩

嫩的，十分惹人喜爱。走了一会儿，她站住一笑说：“请新来的农艺

师同志指导。”

“你的对象呢？”我四下寻找着。

“这就是我的对象呀。”她指了指面前一大片葡萄苗儿。

望着这个立志于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葡萄园的姑娘，我一时竟不

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点着她笑道：“你这姑娘真会幽默，肯定有不少

出色的小伙子在向你求爱呢。”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她们管理的苗圃，

又提了些建议性的意见。她听了，大方地拉住我的手蹦跳着说：“太

好了，农艺师同志。我们这里，还有大面积的黄河故道，我敢说，不

出三年，都可以种上我们育的苗儿哩。”她高兴地向我描述未来的美

景，“那时呀，黄河故道就是绿色的故道，就是彩色的故道了。”

我笑眯了眼，说：“到那时候哇，你爱情的果实也保准成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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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封观花

仪封园艺场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豫东黄河故道上。我在苹

果花盛开的季节，到这里作了次赏花之游。

出兰考城关东行，离园艺场有几里路的光景吧，便闻到了一股

股清淡纯美的香气。离场愈近，香气愈浓，不觉就有些醉意了。放眼

望去，一碧如洗的晴空下，一片耀眼的白，如雪海明霞。明知是苹果

花儿开得正闹，还疑心是落了场春雪。来接我的朋友指着向我介绍：

“这就是场里的苹果园，有七千多亩哩。”

我们走进园子里去，苹果花一簇簇一团团地压在青枝绿叶上。

朋友说，去冬今春水浇得透，肥上得足，管理又精细，形成的花芽儿

多，花开得也繁。他指着满树的花儿：“这苹果花是仙子，会变颜色

呢！”

手抚枝儿细细看，才注意到一棵树上花开得有迟有早，颜色也有

浅有深。含苞待放的，作胭脂色，小嘴儿紧抿着，娇俏俏似少女的芳

唇；半开半闭的，白里透红，羞答答则如少妇的粉面了。完全开放的

呢，都褪尽了红晕，露出那玉质雪肌的风姿，在软软的春风里笑得妩

媚。几天前，一位文艺工作者来这里赏花时，即兴赋诗：“借得梨花

四分白，偷来俏桃一点红，纵使无酒也半醉，十分春色故道中。”她

体味得是很深的。而这十分春色的黄河故道，在昔日却是一片风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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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呢！这要追溯到清乾隆四十八年，黄河在二坝寨决口。滔滔黄水

犹如猛禽恶兽，吞噬着这里大片的肥田沃土。洪水过后，只见沙滩连

着沙滩，沙丘接着沙丘。从此，再也不见树木和村庄了……

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一批戎装未脱的拓荒者便在这瑞安营

扎寨了。他们搭草庵，挖地窨，饮风沙，啃窝头，向不毛之地进军。

他们用粗糙的带茧子的大手，用扁担和铁锹，用血和汗，挖了一道道

防风沟，栽了一条条防风林，种植了一方方苹果、一园园葡萄。他们

每栽下一亩果树，并不比攻克一个碉堡容易，他们要付出比别处栽一

亩果树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艰辛。有时候，果树苗儿刚刚栽上，一夜

的大风，便把果树苗儿连根拔起，抛上天空。拔了又栽上。不几年，

风沙肆虐了二百多年的黄河故道，出现了一片绿洲。1958年，当周总

理亲自给这个场颁发“奖给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的时候，这

些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从不流泪的老战士，却用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总

理的关怀和鼓励。1959年，当苹果、葡萄大批出口的时候，胡耀邦同

志陪同外宾来场里参观，他们用红艳艳的苹果和水凌凌的葡萄，汇报

了丰收的喜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拥有四万亩土地、1400多名职

工的园艺场，更加焕发了青春，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他们

每年都要向市场提供250多万公斤苹果，向北京、天津、通化等葡萄

酒厂提供2000多吨葡萄汁。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四年当中，上交国家

税款52万多元，盈利210万多元，被农垦部树为红旗单位，吸引了日

本、加拿大、德国、法国朋友来场参观，并洽谈合资经营葡萄酒事

宜。他们生产的白葡萄酒，最近在农牧渔业部召开的天津评酒会上，

被评为甜白型的第一名呢！这不是“十分春色故道中”吗？朋友正眉

飞色舞地说着，一串笑声从花丛中荡出来。分开花枝寻去，见几个穿

红着绿的姑娘，正用那纤纤玉手摘苹果花儿。一朵花儿是一个苹果，

她们摘花儿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她们笑而不答。朋友介绍说，这

是疏花儿，怕果儿坐得多了，长不好。这也是解决大小年的一种办

法。不但要疏花，待果儿有小枣般大的时候，还要疏果儿。咱们只知

道苹果又脆又甜，哪知道果子里浸透着园艺工人多少心血！冬天要给

果树施肥、浇水、剪枝，一开春，又开始治虫打药，施肥浇水。采摘

的时候，惟恐把果儿碰压伤了，一个个地轻摘轻放，一个个地挑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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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再一个个用包装纸包好，然后才装车外运。那时候你再来看，方

圆几十里的园艺场，就成了苹果的海洋了，那个香哟，不让你陶醉才

怪哩！

听着朋友的介绍，看着这满树满园子的花儿和这些如花儿一般的

姑娘，心情不由激动起来。我想，苹果花儿固然好看，总不免失之单

纯，而园艺场，才是最绚丽最耀眼的一朵花儿，这些辛勤为人们酿着

甜蜜的园艺工人，才是最值得歌颂的园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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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棚下

苹果快成熟了的时候，园艺工们便提前在靠近公路的果园旁边搭

好了棚子。那是用数十根粗竹竿支撑、上面用帆布遮盖的大屋。为了

运输方便，大屋底下可走得马车，可行得“解放”。方圆几十里的苹

果园子，这样的大屋就有十几座。

采果开始了，通往果棚的路，排起了车辆的长阵。刚刚下树的果

子，用架子车装着，用马车拉着，用汽车载着，一辆紧挨着一辆。站

在高处远望过去，车辆的长阵就变成了一弯泛着红波绿浪的缓缓流动

的小河，这小河一直流到果棚底下。

于是，一年劳动的结晶便全在果棚底下汇集，接受园艺工的验

收；于是，果棚底下就记录下他们心中的甜蜜、他们脸上的欢笑了；

于是，果棚底下又是一场新的好戏了。

你看，运果子的汽车刚一停下，就有几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

像一股股蹿动的火苗，麻利地跳上车去，两手抓住果篓儿轻轻一提，

六七十斤重的果篓子就掂起来，像掂一只小手提包那样轻巧。一眨眼

工夫，一车果子就卸完了，接着又卸另一辆。有人计算了一下，他们

一个人一天要扛上两万多斤。有时车辆拥挤了，他们扛起来都是一溜

小跑。这时，果棚下就扬起一片喝彩声。喝彩声最热烈的时候，也是

最容易发现青年男女隐秘的时候。如果哪个小伙子扛着果篓跑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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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管分级的姑娘，而这位姑娘站起来慌忙去接的话，那就说明，果

子成熟了，爱情也成熟了。你看，一个叫老虎的小伙子和艳秋姑娘正

在做这方面的表演哩。正当艳秋帮老虎卸下果篓的一刹那，有人拉着

长腔叫起来：“快来看哟！没过门的媳妇在心疼丈夫哩。”这一喊不

大紧，果棚下几十双眼睛便都齐刷刷地摄下了这精彩镜头。臊得艳秋

再不敢和老虎表示亲热和疼爱，红着脸又埋头分级去了。苹果的分级

是个细活，要求又极严。只有眼捷手快的姑娘才能胜任。她们一人面

前放三个空篓儿，按果个儿大小、挤压伤程度和有无病害分成一二三

级。分好级的就分放在三个空篓里。有病害的果个头儿再大，也上不

了级，只能算等外果，等外果则随手丢在一边。本来是有分级板的，

那是一块木板，上面按直径大小分挖三个圆洞，是用来分等级用的。

熟练了，姑娘们便不用它，搭眼一望，就知道是哪一级。艳秋是分级

的能手。只见她用手捏住苹果两端，滴溜溜一转，就知道有没有碰压

伤和病害。如果没有，便放在果篓里，随即又拿起一个苹果来检验。

苹果在她的手里转来抛去，形成一条弧线，熟练得如小姑娘耍石子儿

一般。经她挑出的果儿，鲜嫩嫩的，一层白色的、比蝉翼还要薄的果

粉仍均匀地留在上面，连个手指印儿也找不到。

最难辨认的是炭疽病，刚下树的果子，病点儿只有针尖般大小，

稍不留意，便挑不出来。一个来接果子的采购员曾拿着艳秋扔在一边

的个头儿很大的果子看了又看，到底不知毛病在那里，拿回放在一级

果的篓子里，艳秋忙挑出来，指着病点给他看，她说：“别看现在还

没有米粒大，也能瞒过你的眼睛，可过不了几天，病点儿逐渐扩大，

不久就会全烂了。俺们要对消费者负责哩。”

艳秋姑娘很快就把面前的三个空篓子放满了，接着包装。一叠包

装纸放在最顺手的地方，她只用右手的几个指头在那叠包装纸上轻轻

一旋，方形的包装纸就成了折扇状的圆形，所有的纸边儿都露在了外

边，一拿就是一张。另一只手从篓里拿出一个苹果，往纸上一放，五

指一拢，一个苹果就包得严严实实的了。包满了一篓，马上就有人抬

去过秤、扎篓盖、捆加固绳，然后装车。车辆的长阵又排起来了。拉

到火车站，通过火车发往全国各地。怪不得苹果那么鲜，那么艳，那

么甜，那里头储满了园艺工辛勤的汗水啊！

当夕阳西下，晚霞把果棚下的一堆堆果子染得红光闪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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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了一天的园艺工才抹一把汗拢一下散乱的发，伸一伸发酸的腰。

这时，我发现在他们的脊梁上、脸膛上，也染上了一片红光。他们的

身影和落日、晚霞、果棚、苹果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画面里蕴含着只有劳动者才能品味出的欢乐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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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俏

我在黄河故道上的一个园艺场采访，一整天都被这里上万亩的果

园子吸引着，不停地用相机摄下一挂挂红的、黄的、青的苹果；摄下

一串串紫的、蓝的、绿的葡萄；摄下园艺工采摘丰收果实的笑脸；摄

下车水马龙般的大车小辆。看着这故道上一幅幅色彩粉呈的画面，如

同喝了一杯杯醇香的美酒，心都醉了。

我正在夕阳的晚照里往场部走着，忽然发现一间掩映在一丛苹

果树中间的青砖红瓦小屋。沿着两边栽满向日葵的小径走去，只见小

屋前面有一小花园，有一亩多地吧。望过去，那花园上面似有一片彩

云在飞动，又似有一团团粉色的雾在飘浮，竟疑心到了桃源仙境了。

走得近了，才见各色花儿栽在精心打成的畦里，一畦一种花儿，有好

几十种呢。那花儿得了阳光的照耀，正开得盛，灼灼灿灿的，香气袭

人。蝴蝶儿就在光与影的五彩缤纷里翩然起舞。我举起相机正要摄下

这动人的画面，镜头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个头不高，穿白色的确凉上

衣，笑脸如绽开的菊花儿。没等我按下快门，老者便摆手打趣道：

“可不要把我的花魂给‘摄(读聂音)’了去。”原来这老者正蹲在地

上侍弄花儿，见我来，便站起呵呵笑着走到我面前：“同志，我这个

小花园，用你们话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哟！”我对这老者和花都发生

了兴趣，问：“老同志，这花是你种的吗？开得真好。”见我夸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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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他便乐得合不拢嘴，不等我继续发问，就如数家珍似的介绍起

他的花儿来了：“你看这千日紫、黑心菊和含羞草，同是开紫色的花

儿，却有深紫、绛紫、淡紫之分；你看这百鸟朝凤、醉蝴蝶和绒球，

同是红色，又有大红、二红、粉红之分；你再看这万寿菊、金钱草和

望江南，同是黄色，又分金黄、米黄和淡黄。你再看这蓬头草，像一

棵棵塔松，叶儿密密地撒把土都不漏；这竹叶梅呢，花叶儿酷似竹

叶，五个锯齿形的花瓣，像裁过的照片的花边儿……”老者正说得起

劲，就听见小屋门前有人叫：“高老头，高老头。”他向我说声“请

稍等”，便快步向那两个人迎过去。他们拉了手，互相问了好。老头

便进屋拿出两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送给他们。那二人道过谢，转身笑

眯眯地走了。

我问高老头：“老高同志，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老高淡淡一

笑，说：“邻场的社员，来讨花种的。见了满园子的好花，动了心。

我到他们村里看了一下，家家都种起那花儿了。他们还聘我当他们的

养花顾问哩。”

正说着，又有人叫“高大伯”。老高一边答应着，一边说了声

“对不起”，便去接待屋门前那位拉架子车的小伙儿。我看是场部

的通信员小崔，也忙走过去。老高又开了屋门，从里面搬出盆花儿

朝架子车上放。趁他又去屋里搬花盆时，我问小崔：“这是你买的花

儿吗？”小崔说：“不是。场部会议室里摆的，都是高大伯送的。不

但送给公家，私人也送。今天送这家一盆，明天搬给那家一盆。如今

场里上百户人家，都摆上了高大伯送的花儿呢！他还说，要在两年之

内，叫场里上千户人家都要摆上他种的花。”

“这花盆也是他买的吗？”

小崔挤了挤眼，说：“他原是省农业厅一位副厅长，儿子媳妇

都在场里当农工。他老人家离休了，不愿呆在城里，甘愿来场里度晚

年，义务栽种花草。连花盆也是用他的工资买的呢。”

“你这个小家伙在嘀咕什么？是不是嫌大伯栽的花品种不多？

中秋节你再来看吧，光菊花就有上百个品种哩，最大的花朵，像个小

排球呢！”老人笑哈哈地说着，手里还端着一个大花盆，捧到小崔面

前：“端去，放到办公室的窗台前，好看着呢！”

老高送给小崔的花，顶端红艳如火，花茎和下半部却呈绛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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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一看，并不是花朵，而是一片片巨大的如花的叶子，飘飘拂拂，

明亮耀眼。这叫什么花儿呢？

“这叫老来俏。”小崔很懂行地说，“我早几天就求大伯送我

一棵哩。你别看它没有花朵，可叶儿比花还好看。它还会变呢，叶儿

由绿变紫，由紫变红，由红变黄，越变越好看。你看，这红色的叶片

中，有一片不是变成了金黄色了吗？”

我搭眼一看，果然有一叶金黄色的长长的叶片，闪烁在如火的红

叶中。

“啊！”我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这园中最美的，看来就数以

叶取胜的老来俏了。”于是我拿起相机，趁老高把“老来俏”端给小

崔时，忙按了快门。

“照吧，把花园里的花儿都照下来！”小崔给我鼓着劲。于是，

我又照了“百鸟朝凤”、“醉蝴蝶”、“万寿菊”、“望江南”……

不过，我照得再多，也只能把花园里的绚丽色彩摄人镜头，也只能摄

下“老来俏”的风姿，比这花还要美的生活，老高闪光的精神品格，

都是难以摄下的。不过，当我把“老来俏”的照片洗印出来以后，一

定要送给老高一张。也留一张放在我的案头，时时观赏、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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